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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
我
們
將
抗
戰
前
後
、
包
括
抗
戰
期
間
一
些
報
紙
的
社
論
時
評
文
章
拿
來
，
做
一
個
主
張
上

的
比
對
，
看
一
看
那
些
言
論
在
抗
戰
前
怎
樣
，
抗
戰
中
又
有
怎
樣
的
改
變
，
抗
戰
結
束
之
後
又
是
如

何
，
或
許
會
有
一
些
發
現
和
感
慨
。

我
偶
然
購
得
《
季
鸞
文
存
》
第
二
冊
的
時
候
，
恰
逢
正
在
讀
上
海
抗
戰
爆
發
前
後
胡
蘭
成
主
持

的
《
中
華
日
報
》
上
的
輿
論
，
以
及
四
十
年
代
初
他
離
開
《
中
華
日
報
》
，
主
持
《
國
民
新
聞
》
的

社
論
與
時
評
。
將
張
季
鸞
主
持
的
《
大
公
報
》
上
所
刊
發
的
抗
戰
愛
國
言
論
，
與
胡
蘭
成
在
抗
戰
當

中
先
抗
戰
愛
國
、
後
﹁賣
國
求
榮
﹂
式
的
變
節
言
論
拿
在
一
起
對
讀
，
實
在
讓
人
感
慨
不
已
。

譬
如
，
說
到
救
國
與
勤
勉
地
工
作
，
說
到
愛
國
從
我
做
起
，
從
個
人
做
起
，
張
季
鸞
的
言
論
不

可
說
不
﹁進
步
﹂
│
│
他
甚
至
連
那
些
組
織
公
演
舊
戲
的
學
生
劇
團
，
也
實
在
看
不
慣
，
提
出
批
評

說
：

今
日
何
時
│
│
卻
有
工
夫
迷
信
這
些
無
益
之
事
。
哼
幾
句
戲
，
隨
便
消
遣
，
尚
屬
無
妨
；
認
真

的
上
台
演
唱
，
要
費
多
少
腦
力
與
光
陰
？
受
高
級
教
育
的
青
年
，
在
今
天
，
還
有
閒
心
迷
信
這
些
事

。
要
講
藝
術
，
應
該
創
造
些
比
職
業
的
舊
戲
家
更
藝
術
的
玩
意
，
犧
牲
嚴
重
光
陰
，
模
仿
他
們
做
甚

。
這
種
事
實
本
身
，
可
說
是
一
種
悲
劇
了
！

將
抗
戰
之
前
青
年
們
在
舞
台
上
表
演
傳
統
舊
戲
，
看
成
是
一
種
與
時
代
無

益
的
行
為
，
甚
至
是
一
種
時
代
悲
劇
！
張
季
鸞
的
這
種
認
識
和
觀
點
，
不
可
說

不
激
烈
，
不
可
說
不
急
切
！
這
不
禁
讓
人
想
起
抗
戰
爆
發
之
後
，
在
全
國
文
藝

界
，
尤
其
是
國
統
區
文
藝
界
當
中
所
爆
發
的
﹁抗
戰
文
藝
﹂
論
。
與
抗
戰
無
關

的
文
藝
，
尤
其
是
那
種
傳
統
文
人
修
心
養
性
、
談
天
說
地
一
類
的
文
字
，
在
這

種
思
維
中
，
恐
怕
也
屬
於
與
抗
戰
無
關
亦
無
益
的
文
字
，
平
時
尚
可
，
此
時
無

益
；
偶
爾
尚
可
，
倡
導
無
益
。
這
大
概
也
是
抗
戰
中
某
些
文
藝
觀
不
為
時
局
所

接
受
的
原
因
之
一
│
│
抗
戰
大
於
一
切
，
一
切
為
了
抗
戰
。

很
難
說
張
季
鸞
就
是
在
宣
揚
一
種
抗
戰
文
藝
，
但
是
他
的
上
述
言
論
，
卻

至
少
顯
示
出
兩
點
信
息
，
一
是
對
於
傳
統
舊
戲
，
張
季
鸞
並
沒
有
所
謂
現
代
文

化
保
守
主
義
者
那
樣
的
傳
統
情
結
，
並
非
是
一
個
現
代
的
抱
殘
守
缺
者
，
相
反

，
他
對
某
些
傳
統
藝
術
形
式
的
現
實
意
義
，
倒
有
着
極
為
清
醒
的
認
識
把
握
；

二
是
他
將
文
藝
與
青
年
、
文
藝
與
社
會
、
文
藝
與
現
實
乃
至
文
藝
與
民
族
國
家

的
未
來
之
關
係
，
看
得
極
重
。
在
他
看
來
，
當
時
的
中
國
，
娛
樂
已
經
無
暇
，

更
何
況
是
一
種
不
良
的
娛
樂
！
﹁願
全
國
青
年
們
想
想
：

在
這
嚴
重
國
難
之
下
，
受
這
點
教
育
，
時
機
如
何
寶
貴
，

意
義
怎
樣
莊
嚴
？
常
這
樣
想
着
，
就
是
知
恥
之
道
了
！
﹂

其
實
，
沒
有
讀
過
二
十
到
四
十
年
代
《
大
公
報
》
社

論
的
青
年
，
尤
其
是
今
天
的
青
年
讀
者
，
包
括
沒
有
讀
過

張
季
鸞
的
文
字
的
人
，
以
為
這
一
在
當
時
具
有
影
響
力
的

大
報
和
大
報
的
總
主
筆
，
定
然
不
會
想
到
，
這
份
報
紙
、

這
一
主
筆
，
當
年
還
如
此
熱
血
沸
騰
！
在
《
九
一
八
紀
念
日
論
抗
戰
前
途
》

（
一
九
三
七
年
九
月
十
八
日
《
大
公
報
》
）
中
，
張
季
鸞
有
這
樣
一
句
話
﹁今

年
今
日
，
卻
已
展
開
了
壯
烈
的
血
戰
，
以
清
算
六
年
來
日
本
侵
略
中
國
的
恥
辱

﹂
。

抗
戰
前
後
，
國
內
政
界
知
識
界
有
所
謂
高
調
抗
戰
論
，
亦
有
所
謂
﹁低
調

俱
樂
部
﹂
。
前
者
抗
戰
爆
發
之
後
，
倒
確
實
成
為
抗
戰
抵
抗
之
中
堅
力
量
，
而

後
者
，
那
些
所
謂
理
想
冷
靜
思
考
抗
戰
前
途
以
及
國
家
民
族
前
途
的
人
，
大
多

卻
成
了
落
水
附
逆
的
急
先
鋒
。
其
實
，
當
初
的
﹁低
調
俱
樂
部
﹂
中
，
亦
不
乏

高
調
抗
戰
論
者
，
不
過
這
種
高
調
，
並
非
是
一
種
認
真
的
態
度
，
不
過
是
為
了

個
人
贏
得
某
些
實
際
的
利
益
而
已
。
這
跟
張
季
鸞
多
年
來
一
貫
的
愛
國
力
量
、

抗
戰
立
場
和
堅
信
一
個
現
代
的
民
族
國
家
，
只
有
通
過
這
樣
一
場
被
強
加
在
自

己
身
上
的
侵
略
戰
爭
，
才
有
可
能
獲
得
真
正
意
義
上
的
民
族
覺
悟
與
解
放
的
思

想
主
張
之
間
，
實
在
不
可
同
日
而
語
。

在
這
篇
鼓
動
民
眾
堅
持
信
心
、
積
極
抗
戰
的
文
章
中
，
張
季
鸞
已
經
鮮
明

地
提
出
﹁中
國
能
持
久
必
能
勝
利
﹂
的
觀
點
。
而
在
隨
後
若
干
篇
社
論
中
，
張
季
鸞
所
鼓
動
的
，
依

然
是
全
社
會
的
總
動
員
、
全
民
族
的
總
抗
戰
，
一
切
為
了
抗
戰
的
思
想
，
固
然
與
當
時
最
高
當
局
的

抗
戰
政
策
一
致
，
但
在
張
季
鸞
這
裡
，
卻
是
與
他
抗
戰
全
面
爆
發
前
若
干
年
就
已
經
表
達
過
的
民
族

主
義
、
愛
國
主
義
思
想
一
脈
相
承
。

這
種
思
想
，
是
一
個
真
正
的
愛
國
者
的
思
想
，
是
一
個
真
正
對
現
代
中
國
抱
有
期
待
與
理
想
的

言
論
者
的
思
想
，
也
是
一
個
現
代
報
人
，
借
助
於
報
端
輿
論
，
來
影
響
大
眾
、
影
響
社
會
，
以
圖
實

現
民
眾
覺
悟
、
社
會
覺
悟
和
社
會
民
族
進
步
者
的
理
想
。

這
種
言
論
，
跟
《
中
華
日
報
》
三
七
、
三
八
年
時
期
的
高
調
抗
戰
，
復
刊
後
的
﹁投
降
言
論
﹂

相
比
，
實
在
是
有
天
壤
之
別
。
且
不
說
愛
國
不
愛
國
，
單
就
現
代
那
些
機
械
的
進
化
論
者
所
堅
持
的

觀
點

—
凡
老
者
就
一
定
反
動
，
凡
青
年
就
一
定
新
潮
進
步

—
之
間
，
也
實
在
有
巨
大
的
反
差
。

其
中
的
原
由
，
亦
實
在
值
得
我
們
深
思
，
即
便
是
今
天
。

（
四
之
四
，
全
文
完
）

中國歷史上不
乏 「紅顏」才女，
其中有不少自幼成
名的 「神童」。在
填詞賦詩是衡量個
人才學和智慧重要

尺碼的古代，女神童大多生不逢時，
過早地被森嚴的宮幃或滾滾紅塵吞噬
了青春甚至生命，但她們小小年紀寫
的詩作，卻不乏神韻，至今仍閃爍着
人性的光輝。

被唐明皇李隆基封為 「梅妃」的
絕代佳人江采萍，就是位女神童。江
采萍是福建一位名醫之女，自幼能歌
善舞，五六歲會寫詩文。十二歲時她
被出使閩粵的宦官發現，帶回宮中。
這位骨秀貌清的小才女 「驚艷」得李
隆基相見恨晚，立即納為妃子。因江
采萍酷愛梅花，便賜名 「梅妃」。可
惜好景不長，風流的唐玄宗又看上兒
媳楊玉環，從此梅妃便風光不再。一
次玄宗派人給身處 「冷宮」的梅妃送
珠寶，采萍斷然拒絕，還題《謝賜珍
珠》一詩傾吐不滿： 「柳葉雙眉久不
描，殘妝和淚污紅綃。長門盡日無梳
洗，何必珍珠慰寂寥？」玄宗閱後心
生愧意，想召幸梅妃，但因霸道的楊
玉環作梗而罷休。安史之亂時，梅妃
慘死於亂刀之下；也有人說她是看破
塵世投井自盡了，堪稱紅顏多薄命！

天賦甚高的武則天對才女也 「惺
惺相惜」，某次有人找了個會寫詩的

七齡女童，女皇下令召見，女孩由阿哥陪着來到長安。
一見這丫頭果然聰明伶俐乖巧可愛，武則天想把她留下
，讓男孩先回去。女孩含淚吟了首送別詩： 「別路雲初
起，涼亭葉正飛。所嗟人異雁，難作一行歸。」女皇被
這淒楚詩句打動，更喜歡她了。無奈兄妹難捨難分，武
則天也無可奈何，只好放他倆回去了。唐武宗時有一名
女神童叫魚玄機，原名魚幼薇，出身長安一士人之家。
其父到老不得功名，便將心血傾注在獨生女幼薇身上。
小女孩天資聰慧，五歲讀書過目不忘，七歲能寫詩，十
一二歲寫的詩就頗受好評，還驚動大詩人溫庭筠前來看
她。幼薇當場賦詩道： 「翠色連荒岸，煙姿入遠樓；影
鋪春水面，花落釣人頭。根老藏魚窟，枝底繫客舟；蕭
蕭風雨夜，驚夢復添愁。」溫庭筠連聲稱讚，兩人從此
結成忘年交。可惜，魚幼薇後因感情失敗心灰意冷，出
家當了尼姑，改名魚玄機；後又因一樁命案被處斬刑，
年僅二十五歲！

與魚玄機同期還有一位著名的 「美女詩人」薛濤。
薛濤也是長安人，安史之亂後其父入蜀，她就生於蜀道
之上。薛濤自幼天賦極高，八歲時作有《梧桐詩》：
「庭除一古桐，聳幹入雲中；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

」，備受父老讚頌。十四歲時其父早逝，為求生計，薛
濤當了一名詩樂娛客的詩妓，因超群之貌和絕世之才而
聲名遠播。後得到當地節度使韋皋賞識，出任 「女校書
」。不久因故遭貶松州，寫下十首著名的離別詩。但韋
皋還算不錯，經濟上給予資助，使衣食無憂的薛濤得以
潛心詩詞翰墨，她用胭脂特製的信箋非常有名，被譽為
「薛濤箋」。薛濤活到七十三歲，在一眾紅顏才女中絕

對算是高壽了！
容貌蓋世的南齊名妓蘇小小，十幾歲便作詞自慰：

「妾本錢塘江上住，花落花開，不管流年度。燕於銜將
春色去，紗窗幾陣黃梅雨。斜插玉梳雲半吐，檀板輕敲
，唱徹《黃金縷》。夢斷彩雲無覓處，夜涼明月生南浦
」，傳誦一時，名揚江南。蘇小小重感情，曾寫《同心
歌》曰 「妾乘油壁車，郎跨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泠
松柏下」，道出與心中 「白馬王子」的生死之戀。或許
自知紅顏命薄，這位 「美眉」早早立下 「生死在西泠，
不負好山水」的遺願。果然不幸被言中，十九歲時她便
咯血而死，葬在西泠之塢。後世文人對其無不惋惜，李
賀、白居易等大詩人都寫詩追念她。

以一闋《胡笳十八拍》千古流芳的東漢才女蔡琰
——即鼎鼎大名的蔡文姬，從小精通音律詩文。六歲時
某日深夜，她被一陣琴聲吵醒，原來是父親蔡邕在書房
寫作勞累了，操琴以減輕疲倦。忽聞 「崩」的一聲，小
文姬便對老爸大喊： 「我猜您弄斷了第二根弦，對否？
」蔡邕一驚，問： 「你再聽這是哪一根？」隨即又故意
撥斷一根，文姬喊道： 「這回是第四根！」父親大喜，
問她何以猜出？文姬道： 「何須猜呀，七根弦哪一根我
都能聽出來！」在父親精心培育下，蔡琰終成七弦琴高
手和文壇女傑。可憐這位如花似玉的小才女 「命運不濟
」，長大時恰逢匈奴入侵，不幸被掠到北地，後經曹操
救回，但國恨家仇和悲劇婚姻，帶給她無限哀怨，這些
不幸全部融入她催人淚下的《悲憤詩》和《胡笳十八拍
》裡了。

數十年前曾風行神
州的 「露天電影」近來
再度復蘇，城鄉各地不
時有露天電影免費放映
，但今時不同往昔的是
， 「醉翁之意不在酒」
，電影情節還在其次，

人們觀賞露天電影心態主要是懷舊。
三十歲以上的內地人還記得，上世紀

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 「露天電影」風盛的
老時光：每到放映的夜晚，老老少少搬着
櫈子椅子，早早趕至用足球場、籃球場等
戶外空地臨時開設的電影場，放映員在露
天空地中，用兩根杆子撐起一塊白色的銀
幕，放映機將膠片影像投射在銀幕上……
星空下，納着清風，看着露天電影，熱鬧
的人群度過難忘的夜晚。看露天電影，成
了當年國人娛樂的重要方式和精神寄託。

提起看 「露天電影」，今年五十歲的
影迷譚某說，他最喜歡在足球場上看 「露
天電影」，在月夜裡在星空下呼吸着球場
青草的芳香看電影最寫意。今年四十歲的
陳某則說，她的父親母親和爺爺奶奶都喜
歡看 「露天電影」，七八十年代，他們家
居住的學院每個周六晚上放電影，放電影
的日子，母親傍晚就催促她和哥哥為爺爺
奶奶 「擔櫈仔霸頭位」，去遲了就不能佔
到正對銀幕中間的位置了，再遲些只好坐
到銀幕反面，看到電影裡的人全是用左手
拿筆操刀的 「左撇子」。今年三十歲的張
某說，他和小夥伴當年都愛看 「露天電影
」，尤其喜歡在電影開映前在亮着光放映
機前做各種動作，讓手影投射到銀幕上
……

九十年代以後，隨着電視機、影碟機
和電腦等普及家庭，以及電影院設施越來越先進， 「露天電
影」逐漸淡出人們的視線。但是，看膩了室內空調房的影像
後，人們又再度懷念起免費的 「露天電影」。於是， 「露天
電影」順遂民意應運回潮。

近來，神州各地城鄉政府部門、團體、企業和商家紛紛
放映 「露天電影」免費給民眾觀看，上海政府有關部門近五
年來年年暑假舉辦免費露天電影進公園活動，在全市數十座
公園綠地放映了逾六百場電影，吸引了超過一百三十多萬市
民遊客觀看。今年七月高清晰度的數字電影進入瀋陽市的社
區廣場露天播放，當地某電影公司僅今年七月就在瀋陽十個
社區一百多個文化廣場免費為市民放映了二百多場數字電影
。最近廣東某食品集團冠名贊助的 「電影進社區」活動在廣
州二十六個社區舉辦，讓街坊享受露天電影樂趣之時，也宣
傳了自己的品牌。天津有酒店每天放映露天電影，讓食客餐
飲娛樂兩不誤。

不過，如今國人看 「露天電影」遠遠不及當年 「狂熱」
，觀看者多抱着 「懷舊」、 「好奇」、 「納涼順便看看」、
「路過順便看看」的心情觀賞露天電影。不少人說，免費放

映的露天電影多數是老電影和一些不知名的電影，若要看新
片，還是要到電影院或買影碟看。但也有退休老年影迷說，
電影院數十元一張電影票，票價太高看不起，免費露天電影
有一些經典老片還是值得一看再看的。

也許預計在今秋極可能舉行的
聯邦大選中敗北，失去最高權力，
加拿大總理哈珀近來大開水喉 「放
水」，可惜得益的並非平民百姓，
而是 「自己友」。他八月底一口氣
任命了九名聯邦参議員，其中多數

是其保守黨顯赫人物，包括競選主席，保守黨總裁，
他自己長期新聞秘書等，以及落選的保守黨候選人和
積極支持該黨的人。此舉引起輿論極大反彈。

加拿大國會分參、眾兩院。眾議院議員由民選產
生，而参議院議員則由總理任命。眾議院辯論通過的
法案，要由參議院通過才能成為法律。雖然参議院實
際只是 「橡皮圖章」，但参議員名重薪高，年入十三
萬二千加幣，還有優厚福利、津貼，一年可報銷六十
四次國內機票。每年工作七十天，直至七十五歲才退
休，一貫被視為肥缺，難怪参議院被一些人戲稱為

「安置政治密友傾卸場」。参議院中不乏真正對社會
有貢獻且受民眾愛戴的参議員，但由於經常被 「滲水
」，令其在國民心目中威望大受影響。

平心而論，政治庸酬並非哈珀所創。翻開近些年
加國歴史，幾乎每屆總理都 「臨別送秋波」，兩黨均
沒例外，這已經成為一股風氣。除了任命參議員，成
千上百個公營機構、政府轄下各類名目委員會主管職
位，也在酬庸之列。

保守黨前總理梅隆尼，自由黨前總理克雷蒂安，
下台前的酬庸名單洋洋上百人。慷公家之慨來還人情
債，並由此織成一張不平常的私人網絡，對民眾和那
些有才能而不被重用的人是極不公平的。總理每每聲
言有法可依，沒錯，但一個掌握國家最高權力的人，
在做出任何一個決定之前，是考慮國家和人民的最高
利益，還是一己之私？

庸酬風被廣大民眾批評，包括在野黨厲聲譴責，

但多少年來卻一路如是，要剎住這股歪風談何容易。
記得二○○六年大選時，哈珀誓言一旦當選，將改革
參議院，參議員民主產生， 「杜絕一切政治酬庸」。
如今言猶在耳，就已私相授受，除了多名參議員，還
有幾十個政府屬下委員會的 「優差」。而喊了兩年多
要成立的 「公職任命委員會」，至今除了花去納稅人
三百多萬加幣以外，八字還沒一撇。難怪反對黨指哈
珀所作所為 「摑了加拿大人一記耳光」。

有人形容，政客似魔術師，手法高明，令人眼花
繚亂，分不清真假。民眾投下手中選票，選出來的人
上台後往往又變成另一個人，真令人氣餒。等到下次
大選，選民經不起政客三寸不爛之舌的鼓動，又再善
忘受騙上當。

周而復始，民主社會就這樣不停表演着一套政治
把戲。主角當然是政治人物，社會大眾在 「舞台」上
永遠是名副其實的 「群眾角色」。

夜半，蘇軾入夢來，邀我作客惠州
。說，我被貶黃州，你尋蹤訪了黃州，
我謫居惠州，也該來惠州一訪才是。醒
來，半晌方悟，也許因白天剛接到國際
華文詩人筆會的邀函。第十二屆筆會即
將在蘇軾再次落難的南粵惠州舉辦，故

有此夢。
前些年緣蘇軾的《赤壁賦》我曾去湖北黃州採訪，寫

了《人道是黃州東坡赤壁》一文。這次蘇軾邀我作客惠州
，一定是希望我再寫點什麼。

惠州距廣州兩小時車程。筆會會址在城中惠州賓館，
計有十六個國家和地區的一百多位詩人應邀出席。賓館傍
着惠州西湖，車到時正值夕陽西下，巨大的鵝蛋黃將湖水
漾出一條玫瑰色通道，景色美極了。朝廷原以為惠州是南
粵蠻荒之地，旨在整飭蘇軾，卻不料惠州有山有水風景獨
特，成了蘇軾休養生息的好去處。雖說是被貶，卻還給了
個 「寧遠軍節度副使」的虛銜，使他有機會將杭州模式搬
到惠州。

惠州也有個西湖，也有蘇堤，想當然皆緣於蘇軾得名
。惠州西湖原名豐湖，由豐湖、菱湖、鱷湖、平湖、南湖
五處和許多不知名的小湖組成，實際水面比杭州西湖大了
二倍，面積為一百萬平方尺，而西湖則為四十七萬八千八
百七十九平方尺。但因被許多景點分割，視覺上似乎要比
杭州西湖小。因湖在惠州府城之西，流寓惠州剛三個月的
蘇軾，與當地友人 「飲之且醉」時，寫下了 「花曾識面香
仍好，鳥不知名聲自呼。夢想平生消未盡，滿林煙月到西

湖」詩，首次將豐湖稱作西湖，西湖之名由此叫開。清代
惠州詩人題西湖集句有云： 「北客幾人謫南粵，東坡到處
有西湖。」

當晚，惠州市政府為詩人們接風宴後，東道主即陪同
代表們至南國西湖觀賞夜景。只見湖兩岸七彩霓虹燈組成
的各種圖案，映在光影閃爍的湖面，更兼遠山頂上的玉塔
將彩色探照燈光束向湖上掃射，別是一番美麗景觀。湖心
長堤邊，立滿刻着蘇軾詩句的石碑。為表示對詩會的祝賀
，市政府特地為詩人們準備了一個有意義的節目： 「放生
」。原來湖邊臨岸早準備了許多小桶，桶裡盛着一尾尾游
動的魚苗，所謂放生，就是讓詩人們將一桶桶魚苗倒進湖
裡。準確地說，這其實應該叫放養。放生則為佛家偈語，
將捕獲的野生動物重新放歸自然，以示佛家對生命的尊重
和敬畏。

第二天筆會開幕式後，下午便正式組織遊覽南國西湖
。沿着正門進去有一條寬闊的長堤，那便是蘇堤。北宋時
這裡原有 「長橋」，因屢作屢壞，湖兩岸來往非常不便，
蘇軾謫居惠州以後，關愛百姓之心依舊，倡議在此築堤建
橋，得到地方官的首肯，為籌集資金，他帶頭將自己的
「犀帶」捐了出來，還動員親屬捐金數千。堤橋竣工後，

他還與百姓在湖邊的西村（今惠州賓館）共慶狂歡。後人
為紀念蘇軾在惠勝績，遂名此堤為蘇公堤，俗稱蘇堤。

惠州西湖有八大勝景：豐湖漁唱、半徑樵歸、山寺嵐
煙、水簾飛瀑、荔浦風清、桃園日暖、鶴峰返照、雁塔斜
暉，堪與杭州西湖十景媲美。走進蘇堤，不論是佇足於蘇
公橋還是湖心九曲橋上，或者遊覽在點翠洲還是芳華洲頭

，目不暇接的四個字：美不勝收。恰如明代惠州知府、生
於錢塘江畔的杭州人顧言所形容的：漱玉流丹、棲雲遊羽
、如拱如躍、欲去欲止、呈凝宇宙、變化萬狀。是謂 「颯
颯而飄矜者，風也；零零而侵體者，露也；輝輝而寒芒者
，星也：澄澄瑟瑟而如練如黛者，水與山也；寄託於一葦
，遐舉於身世，逍遙於太虛，憑凌於往哲，翩翩翼翼，渺
渺浩浩……」這確是一個從小足跡踏遍杭州西湖的客地官
員，置身於惠州西湖星、露、風、葦之中的真感覺。

有人將惠州西湖與杭州西湖進行了一番比照：杭州西
湖地處鬧市，惠州西湖位於城中；杭州西湖旁有孤山，惠
州西湖也有孤山；杭州西湖建有蘇堤，惠州西湖也築有蘇
堤；杭州西湖有雷峰塔，惠州西湖有泗州塔；杭州西湖有
蘇小小；惠州西湖有王朝雲；杭州西湖傍錢塘近東海，惠
州西湖近東江而靠南海；杭州西湖因蘇東坡而名播天下，
惠州西湖因蘇東坡而流芳青史……兩個西湖相近之處實在
太多，非常之多。

當然有不同點。最大的不同便是惠州西湖的南國特色
。湖的周邊遍種紅艷逼空的木棉，俗稱 「英雄樹」。每當
春時，萬花怒放，蒼古奇麗，如火如血，似流紅逐水，若
火雲四合。漫步湖畔，彷彿遍地英雄嘯歌於血火之中，讓
人不由心中詩情燃燒。紅，惠州西湖無須裝扮的天然底色
。難怪清代詩人吳騫在《西湖紀勝》一詩中如此寫道：
「西湖西子比相當，濃抹杭州惠淡妝。惠是苧蘿村裡質，

杭教歌舞媚君王。」喻杭州西湖天生麗質，雍容華貴，惠
州西湖則村婦素面，淡雅可心。 「顧美莫過於天然」，一
個淡字，盡顯獨特神韻。

惠州有如此美麗自然的山水景物，這是大大出於北宋
宮廷意料的。加之當時惠州的地方官對大詩人蘇軾照顧有
加，這就使打擊迫害必欲置蘇軾於死地的政敵們心裡不舒
服了，怎麼能容忍這個謫貶的罪人生活在好山好水好吃好
喝的環境裡，過得那麼舒適快活。於是利用執掌的權力，
責令蘇東坡調任 「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又將他從惠
州發配到天涯海角真正蠻荒的儋州（即海南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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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的
外

國
人
很
少
，
有
些
學
英
語
的
學
生
他
們
會
跟
在
外
國

人
的
後
面
，
目
的
是
想
聽
聽
人
家
的
發
音
。
一
九
七

八
年
，
上
海
復
旦
大
學
有
個
叫
盧
新
華
的
學
生
，
在

《
文
匯
報
》
上
發
表
了
一
篇
名
為
《
傷
痕
》
的
小
說

，
控
訴
﹁血
統
論
﹂
給
人
的
心
靈
傷
害
，
此
後
，
出
了
一
批
作
品
，
它

們
被
稱
為
﹁傷
痕
文
學
﹂
。

一
九
八
○
年
，
我
們
家
添
置
了
第
一
樣
重
要
家
電
，
那
是
一
台
十

二
英
寸
的
電
扇
，
花
了
一
百
零
五
元
，
超
過
我
們
夫
妻
倆
一
個
月
工
資

之
和
。
從
此
，
即
使
在
炎
炎
的
夏
日
，
﹁現
代
化
﹂
的
涼
風
也
能
吹
進

了
我
們
四
口
之
家
居
住
的
那
間
十
多
平
米
的
小
屋
，
全
家
人
都
認
為
是

一
種
享
受
。
以
後
的
故
事
，
女
兒
自
己
也
能
講
出
一
些
來
了
。

蘇
軾
說
﹁人
生
須
臾
﹂
，
他
那
是
用
神
仙
的
口
氣
講
話
。
過
去
幾

十
年
，
我
卻
已
經
經
歷
了
兩
種
反
差
極
大
的
生
活
。
我
的
外
孫
女
出
世

，
她
受
到
的
﹁待
遇
﹂
與
我
女
兒
在
嬰
兒
期
的
生
活
不
可
同
日
而
語
：

她
吃
的
是
配
方
奶
粉
，
穿
的
是
紙
尿
褲
。
開
始
，
老
伴
和
我
都
對
這
種

﹁洋
褲
子
﹂
的
功
能
質
疑
，
女
兒
說
：
﹁人
家
美
國
小
孩
子
都
穿
這
種

褲
子
，
不
是
沒
出
問
題
麼
？
﹂
我
倆
無
言
以
對
。

張季鸞與《大公報》 段懷清﹁紅
顏
﹂
裡
的
神
童

馬

佳

蘇軾邀我到惠州 黃東成

加
國
庸
酬
風

姚

船

並不久遠的往事 言止善

露
天
電
影
懷
舊
風
吹

蕭

愚

惠
州
西
湖

（
資
料
圖
片
）


